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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希安先生的长篇小说《黄金团》以深厚

的感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树碑

立传。作品瞄准的是基建工程兵所属的黄金

部队，这支部队已经消失在历史烟云中，但他

们为山东三山岛海底金矿建设所做的贡献依

然彪炳史册。

小说起笔从1982年“百万大裁军”的历

史巨变开始，着力描写的则是黄金部队的一

个团，集中于建设一线的第十一连。变局之大

与切入之小，犹如巨浪翻腾的大海与一叶扁

舟，悲壮中预示着别样的冲突。

冲突既是小说的结构原型，又是小说前

行、人物命运变迁的动能。深谙长篇小说之道

的樊希安先生，对于《黄金团》的结构和冲突

有着深入的思考，冲突甚至成为他创作之初

的“难题”。一方面是为老部队立传的宏愿、铁

马冰河的青春记忆、尺牍日记中的真实影像，

另一方面则是小说这种技艺必有的、个性化

的心灵秘密和命运变迁；更重要的是，这支伟

大的部队因为肩负着国家的战略任务而神秘

无名……作为小说的《黄金团》一旦出发于

“立传”的朴素执念，美好而先天的桎梏或局

限便横亘在作者面前。小说《后记》中，作者的

强调显现出复杂的心情，本书“是根据真实历

史背景、真实存在部队、真实施工工程进行创

作的……在引述历史事实时，使用的是真实

历史事件、真实人物姓名，具有可靠的事实根

据”，“五个真实”既是一位“老兵”隔着漫漫岁

月对部队、对战友、对整个青春岁月的虔敬，

又是对树碑立传的谨慎和郑重。

创作之初的艰难，让《黄金团》放弃了一

般小说的“软性”情感，反倒为作者迎来了另

一种回旋：以硬核冲突来表现这支部队在历

史巨变中所经受的考验。“王永学站在三山岛

眺望大海，从小山包上望去，碧海蓝天，烟波

浩渺，帆船点点……一周前，他和他的连队还

在甘肃镜铁山，面对的是荒山大漠……更难

以置信的是身份的变化和自己职务的变动。

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快，就像在梦境一般。”

小说极具画面感的开篇，把一个人静止眺望

的影像和时间、空间以及身份“梦境一般”的

“变化”在对比中凸显出来，衬托于表面祥和

却暗流涌动的大海，寓惊雷于无言！小说的叙

述由此拉开了自身的波澜。

波澜之一是“裁撤待定”与军事任务之间

的冲突。小说特意写出王永学抵达三山岛的

时间，“昨天下午，准确地说是1982年的10

月31日下午”，王永学带着他的连队千里转战，从沙漠来到了海

边，由之前的冶金兵变成黄金兵；而更大的变化在于，就在他们奔

赴新战场、执行新任务之前的两个月前（1982年8月19日），国务

院、中央军委已经做出了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由即将被裁的

队伍来执行新的艰巨任务，还关涉国家的战略使命，将士们会有

怎样的反应？使命是否会因此衰变？电影《集结号》同样是后来者

对战场的重述，却以人性的名义质疑战场命令的荒谬；面对不可

抗拒的命运，欧文·斯通的《梵高传》，让梵高在孤独中锐敏地发现

了跳跃的色彩和倾斜的天空。中西方的作品针对这一冲突都有似

曾相识又震撼心灵的叙述。《黄金团》的选择，却充满军人最纯正

的秉性、威严和忠诚。作者没有耍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人性惨象，

反倒将裁撤的“威胁”暂时止于故事的背景，小说沿着《黄金团》朴

素的战友琐事一路前行，又如一首战地老歌，清晰地告诉你：这是

有着优良传统的中国军队，这是王永学、牛幸娃等一批从农村、从

战争中走出来，有着“金子般品质”的军人；他们“带裁”而行，始终

保持军人对命令和任务的忠诚。

与此同时，作者也不回避“裁撤待定”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渗

透。持不同意见者为个人私利向总部举报，引来“老八路”出身的

初副政委带人来实地调查……此时，小说转而以初副政委的调查

视角，逐一敞开了十一团从政委、团长到普通士兵的内心所想和

精神世界，也向读者鲜活叙写了建设海底矿山枯燥的技术性工

作。《黄金团》置入的这次“举报风波”既是小说主要矛盾冲突的具

体展开，又为这支部队后来保留、转隶警察部队的历史真实奠定

了内涵丰富的现实基础。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曲折性很好地结合在

了一起。

波澜之二是军地融合与个体利益的冲突。“军民融合”作为当

今协调发展的方式已不陌生，《黄金团》在这方面的落笔倒是体现

出以古喻今的探索性意义。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春风吹大

地。围绕三山岛金矿建设，部队之外还存在着利益攸关的民营性

质的浙江小分队、三山岛地方企业、在地群众各方，性质、人员构

成、目标诉求、团队文化各自不同不乏冲突。作为民企的浙江小分

队只是配合性建设，员工却凭高收入的优越感对战士们讥讽和戏

弄。战士们视执行军事任务为天职，但确实缺乏足够的技能，又薪

资低微无法对故乡的父母给予物质的帮助。《黄金团》直面生活交

出的尴尬和矛盾，以开展军地、军企、军民“四方共建”的方式将紧

张的关系甚至“械斗”化解于无形，同时又为部队引入了改革的新

风：实施战士技能培训、责任承包奖励等创新性制度。延宕一笔

去，当黄金部队后来转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地方企业时，

《黄金团》来自部队转隶之初的描述，已为后来设下了生活的依据

和逻辑的起点。

波澜之三是个人家事和战友情感之间的冲突。如果说上述冲

突相对属于暗线，作为明线的这条个人升迁、爱情纠葛，则倾尽了

作者青春时代的诸般记忆和历久弥新的深厚情感。团参谋长牛幸

娃忠诚尽责又因膝下无子荒腔走板，连长王好善待战士又几乎让

自己成为连队的大厨，申力明数次栽赃陷害又能痛改前非，杨玉

洁这位有新思想的女性让连队主官阎芳州、王玉波为爱情“竞争

上岗”，慕古秀和苏明远两个志愿兵代理副连长相互谦让提干指

标却差点弄巧成拙……一件件难解难分的“小争斗”像一幅幅风

俗画让军营的生态跃然纸上。小说同样不避讳军人作风中存在的

弊端，如对经验主义的固守信奉，明明有现代设备却仍然肩扛背

挑走老路；又如对知识分子现代管理的忽视。《黄金团》借助对战

友间情感纠葛和初副政委两次深入调研的叙述，让人物性格的多

面性、部队管理和分配改革，以及干部提拔、后备人才培养等逐一

呈现；它们既是铺排小说这片大海的浪花和涟漪，又是一支部队

从战争到和平、从军队到地方、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记录……令

人唏嘘不已的是，在小说纷繁芜杂的“小冲突”中，属于军人气质

的一往无前、勇猛果敢以及光明磊落、肝胆相照，始终亮如灯盏，

为故事的冲突设出解决的界限，让人物的境界和与小说的格调灿

烂如阳。

军旅生涯是樊希安先生的青春过往，他职业生涯的焦点其实

是文化出版，一个人所共知的“看稿人”。近年来他从看稿到写稿、从

编辑到作家，“扑身水里游一遭”，恐怕非有坚定的意志、强烈的愿望

不能为。而《黄金团》则给出另一个答案：青春记忆和深厚情感让他

当行，唱响永不褪色的军人长歌，方显他这名老兵的本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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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团》是樊希安第5部描写军旅生活

的长篇小说。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了《乌蒙

战歌》《兵山劲歌》《鹏城飞歌》《十一中队》4

部长篇小说。这5部长篇小说都是以中国人

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的生活为素材，以

他熟悉的战友为原型，通过艺术的加工，表

现部队战士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报效祖国和

时代，敢于拼搏，勇于牺牲，以自己的青春和

热血，谱写生命的赞歌。

希安与我是同道，在出版社工作期间，

都曾为作者服务了多年；彼此也是老乡，虽

然希安所在的温县属于豫北，而我的家乡商

城在豫南，但同属中原河南。希安的5部小说

出版后，我是第一时间拜读。我为他如此勤

奋写作而钦佩，也为这位老乡加同道成果丰

硕而自豪。

希安先生作为一位知名的出版家，如此

钟情部队生活，与他本人早年的经历有关。

他不到20岁就从河南农村去到刚组建的基

建工程兵部队，在艰苦的矿山建设中成长，

因而与这支独特的部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的5部小说分为两个系列：《乌蒙战歌》《兵

山劲歌》《鹏城飞歌》以“我”曾宪云的视角，

反映一批男女战士献身国家基本建设，从贵

州煤矿转战老铁山，从东北矿山奔赴特区建

设的奋斗历程；而《十一中队》《黄金团》则以

全知视角，写一批曾在甘肃镜铁山浴血奋战

的指战员转战渤海之滨，投身国家的黄金开

掘事业。虽然5部小说写的是两支部队、两队

人马，但无论是题材还是立意，无论是表现

手法和审美追求，5部小说一以贯之。希安的

前4部小说，我阅读后曾写过一些体会。《黄

金团》中故事发生的背景，虽然不再是煤矿，

也不是高高的镜铁山，更不是深圳那改革开

放的前沿，但希安的美学追求仍然没有变

化。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行走在诗

与历史之间，用饱满的激情，书写崇高，营造

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的英雄群像。

樊希安小说中的故事，均发生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已经成

为并不太遥远的历史。这些历史如何用文学

的形式来展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以

为，希安尊重小说创作的规律，既还原了基

建工程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又充分调动

各种艺术手段，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的有机统一，突出了小说的主体性，洋溢着

诗的气质与风范。作者在《黄金团》后记中写

到，这支部队是基建工程兵第十一团，“使用

的是真实历史事件，真实人物姓名，具有可

靠的事实根据”，但是，他从写第一部小说开

始，就遵照小说创作的规律，“塑造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人物”，在诗与历史之间，探寻最佳

的结合部。所以，他在后记中既强调这些故

事的真实性，同时强调人物是“虚构”的，希

望读者不要“对号入座”。为了更好地塑造人

物，他将甘肃镜铁山浴血奋战的“十一中队”

的官兵再一次转移到渤海之滨。这样，那些

在上一部小说中已经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的人物，又一次活跃在新的战场上，继续演

绎人生的故事。如指导员王永学、连长牛幸

娃、大学生阎芳州、“剃头匠”王永波，舞蹈演

员杨玉琼等。作者的精心安排，一方面进一

步突出基建工程兵部队根据祖国需要转战南

北的奉献与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从小说创作

的角度来看，作者有意将人物放在一个较长

的历史时期内，借用中国绘画中的“皴染法”，

反复着墨，让人物形象更加典型丰满。

长篇小说如果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不

可能吸引读者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阅读完

整部小说。特别是这种以矿山建设为主体的

小说，如果陷入工程建设的详细描述，很容

易写得枯燥。希安深谙小说的接受美学，知

道在情节结构的安排时，何处要详，何处要

略；知道如何留下伏笔，如何曲径通幽，让读

者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审美惊喜。在《十一

中队》里，舞蹈演员出身的杨玉琼吸引了不

少爱慕的目光，但在胡晓明、申力明、阎芳

州、牛幸娃等或明或暗的追求中，农村出身

的牛幸娃因跳入大北河救了杨玉琼，赢得芳

心。在《黄金团》这部小说中，写部队来到了

渤海之滨后，阎芳州大学毕业又主动要求再

回部队，曾经写信告状的申力明在牛幸娃的

力荐下也来到这里当连长。随后，在矿井事

故中牛幸娃不幸牺牲，阎芳州与杨玉琼共同

承担起哺养烈士遗孤的责任。

中国的传统小说，从讲史开始，重视情

节的叙述，但对人物的内心活动往往一笔带

过。希安的小说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美学风

范的同时，也吸收了现代派小说对人物“内

宇宙”开掘的表现手法。在《黄金团》中，作者

对于主人公之一的杨玉琼的内心世界，倾注

了较多的笔墨。如第4章写杨玉琼收到女战

友苗丽萍的信后，“泪水像洪水一样宣泄出

来”，她回忆与苗丽萍等人在镜铁山朝夕相

处的友谊，自己跳进大北河溺水昏迷后众姐

妹的守护，让她下定决心去到三山岛。当她

在三山岛重逢当年追求她的几位男性时，却

夜不能眠，“一些熟悉的人的面孔也都一一

在眼前展现”。她对阎芳州等异性一个个“下

评语”。但她最后觉得，自己已为人妻，虽然

与阎芳州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但“命里如

此，夫复何言”。当牛幸娃牺牲后，阎芳州毅

然中断与女研究生范兰枝的恋爱关系，转回

头来一心追求杨玉琼，小说此时详细描绘了

杨玉琼矛盾、复杂的内心活动。她一方面觉

得自己是“孤儿寡母”，不能拖累人家。二是

替阎芳州考虑，以他的条件，可以找到更好

的女性。三是担心儿子会会将来可能受继父

的气。但她转念又想，如果儿子一直没有父

爱，将来对孩子的心理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小说通过分析主人公心灵的冲突，展示其丰

富的内心世界，更好地塑造了这个美丽、单

纯而又阳光的女战士形象。

当然，这部描写基建工程兵建设的小说

能够吸引人一口气读下去，与作者熟悉部队

生活，熟悉朝夕相处的战友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与他能够通过语言艺术，再现那些来

自五湖四海的战友的艺术形象分不开的。正

如小说中所写，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战士，来

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家庭，在他们身上，都

带着家乡文化的烙印。因此，他们无论是生

活方式还是交流语言，都各具特色。希安是

有心人，他善于抓住这些战友身上不同的文

化遗存，如方言、歇后语、癖好等，活跃气氛，

彰显人物个性，用极具代表性的特征，赋予

这些人物鲜明的印记。

总之，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虽然因作

家的禀赋各自呈现不同的审美风格，但能否

成功地艺术还原过往生活，却是有差别的。

希安遵照小说创作的规律，在尊重历史的前

提下，摸索出了军旅文学的新路径，为我们

趟出了一条成功的艺术之路。相信诸位读者

从这部小说中，能够看出作者在创作实践中

新的探索。

樊希安的长篇小说《黄金团》旨在描写、展示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黄金部队，从题材的角度来说，带有突出的填补空白意味。对于

创作主旨与动机，作家在“后记”中有着明确的交代：“由于历史的

原因，这支世界上独有的黄金部队鲜为人知，且笼罩着一层神秘的

面纱。我曾向许多人询问，他们都说不知道这支部队，不知这支部

队曾经存在过，更不知他们为国家做出过如此重大的贡献。我对此

是感到遗憾的，也正是出于这种遗憾，我决定以黄金部队为题材创

作一部长篇小说，用艺术手法记载这支部队的前世今生、成长过程

和指战员历尽千辛万苦勘查找金建矿的英勇事迹，反映他们为国家

做出的贡献和个人承受的种种牺牲，发扬传承他们的精神和血脉，

为他们立一座文学的丰碑。”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完成这个预

定的目标？樊希安所采用的是一种真实基础上进行必要虚构的方

法，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在黄金部队生活过，但作为基建工程兵部队

（黄金部队即隶属于基建工程兵部队）曾经的一员，却有过参加煤矿

建设的直接经验。二者虽不相同，却也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战胜克服

自然界困难方面，差堪比拟。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再加上为了创作

这部长篇小说，作家不仅曾经深入到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三山岛实地

考察，而且也还查阅了多种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所有的这些，都为

小说对一种金色人生相对成功的锻造与书写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根据个人的阅读体验，我以为《黄金团》的思想艺术成就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详略得当的紧密结合。所谓宏大叙

事，指的就是小说中那些关于黄金的勘探与挖掘过程中劳动生产

流程的展示与描写的部分。所谓日常叙事，就是指樊希安在进行宏

大叙事的同时，也还把更多的笔墨花费到了以牛幸娃为突出代表的

一众黄金人日常生活的展示与描写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当代文学

史上之所以特别缺少思想艺术品质优秀的工业题材小说作品，一个

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作家们在小说文本中过分地或者说只是

一味地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而从根本上忽略了更能够见出人情冷

暖的日常叙事。从这一点上来说，樊希安能够在写作过程中秉承一

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基本原则，相对完满地做到宏大叙事和

日常叙事详略得当的紧密结合，就应该得到我们的充分肯定。

其二，核心情节冲突一种别出心裁的奇妙设定。作为一部体量多达45万字的长

篇小说，核心情节冲突的设定是否合理，对小说的成功与否当然至关重要。樊希安所别

出心裁设定的核心情节冲突，是这场海底建矿掘金攻坚战真正打响之前黄金部队本身的

去留问题。整部《黄金团》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围绕黄金部队的去留问题展开叙事，所以，

我们便不难断定作品最核心的情节冲突，其实就是面对着部队即将被撤销的决定，以苏

继轩为政委，梁占刚为团长的十一团党委一班人，到底该如何决策应对的焦点问题。

其三，是阎芳州这一人物形象的特别设定。阎芳州是《黄金团》中一个非常个性化

的人物，体现在大学毕业后的坚持重返黄金部队工作这一点上。正如同小说中所描写

的那样，身为出生于武汉大学这样一所名校的77级学生，也即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

届大学毕业生，阎芳州原本有着可以“分到国家机关和留在大城市”的各种选择，但他

最后却毅然决然地决定要重新返回自己上大学之前所在的这支隶属于基建工程兵序

列的黄金部队。导致他做出如此一种人生抉择的原因，除了内心里对杨玉琼的一份留

恋之情，更主要的是想在充分体验感受部队生活的基础上，完成一部反映基建工程兵

生活的文学作品：“首长过奖了，我选择回部队，只是出于个人爱好，我想写一部反映

基建工程兵指战员生活的长篇小说。”正因为如此，小说最后的结尾一句就是：“由阎

芳州执笔创作的叙写黄金部队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发行，它讲述的就是其中一支部

队留下的动人故事。”尽管我们无意于简单地指认小说中的阎芳州这个人物形象，就

是樊希安，也即作者本人，但毫无疑问的一点却是，我们这里所谈论分析的长篇小说

《黄金团》，正是阎芳州那部拟议中的小说《金色》。二者之间的一种互文指涉的艺术

效果，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否认。

其四，考察衡量一部长篇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樊

希安《黄金团》的思想艺术成就之一，就是比较成功地塑造了牛幸娃、杨玉琼、阎芳

州、苏继轩、梁占刚、王永学、范玉枝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但其中刻画最为深入的，应

该还是最后为祖国的黄金事业勇敢献身的团参谋长牛幸娃。出生于四川泸州的牛幸

娃，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一方面由于他这种特殊的身世，另一方面也因为部

队和军营对他的确有培养和哺育之恩，所以，牛幸娃就对部队有一种如同家一般的

真切眷恋之情。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如此一种特殊感情发生作用的缘故，部队的任

何一丝风吹草动，尤其是去与留这样的大问题，才会特别牵动他的敏感神经。关键还

在于，牛幸娃不仅全身心地投入到金矿的建设之中，而且也还总是能够身先士卒。不

仅总是会出现在第一线的工作现场，而且每每遇到险情的时候，还总是会奋不顾身

地想方设法去排除险情，到最后，终于光荣地牺牲在了又一次排除险情的过程中，真

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工作之外，能够见出其个性的，还有与妻子杨玉琼

之间情感的处置。林林总总的细节有机地综合在一起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牛幸娃

这样一位血肉丰满的现代军人形象相对成功的塑造。

但请注意，虽然说《黄金团》思想艺术层面有以上这些可圈可点处，但这却并不

意味着它的完美无缺。也因此，在充分肯定《黄金团》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绩的同时，

我们却也有必要指出文本的若干不足之处。其一，明显缺少情节性的讲话内容的呈

示过多且重复；其二，本书缺失了对一些负面人性因素的必要表现，在对人性复杂层

面的关注与呈示方面，恐怕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作家樊希安曾扎根于基建工程兵部队，他把最火热的青春奉献在建设祖国的大道上。部

队是个大熔炉，军营是所大学校，他对中国黄金部队有着独特的感情。为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

史，他以中国黄金部队为原型，创作了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黄金团》。作品以真实历史与艺

术虚构相融合的手法，记录了黄金部队十一团官兵在山东莱州湾建设三山岛金矿的辉煌战斗

历程。作者以浓郁的军旅情结为黄金团树立了一座文学纪念碑，后人将永远铭记战士们艰苦

奋斗、忠诚奉献的崇高品格。

以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为主线，塑造英雄群像，激发读者崇高美感。《黄金团》取材于中国

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黄金指挥部的真实人物和事迹。该部队是应国家黄金战略储备需

要，于1979年3月建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担负黄金地质勘查和生产的英雄部队。作品

把英雄的理想精神和人格魅力融在对生活的思索中，寻找到了激发当代读者审美情感的契合

点，以激情、灵感和理性，浇灌出英雄璀璨生命的花朵。在社会转型期，我们更加需要英雄的理

想、英雄的意志、英雄的精神、英雄的指引。

对崇高感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美学追求，是由军旅小说承载的历史使命和它本身固有的美

学特征所决定的。《黄金团》以高超的文学艺术语言，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表达爱国主义

精神为叙事视角，用现代意识观照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忠诚奉献的精神文化血脉，塑

造军人英雄群象，激发观众的崇高美感，在审美现代性和国家意志的传达上找到了契合点，体

现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由于英雄群像的鲜活和艺术的独创性，而具有了一种独特的

历史深度和文化内涵。

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互溶，演绎多重人道人性人情。《黄金团》通过真实的故事，用高超的

文学语言讲述了历史发展中的国家黄金贮备的建设进程，蕴含在记忆中的历史真实便成为作

家据此进行创作的核心。作家在处理环境的真实、事件的真实、人物的真实、细节的真实、本质

的真实等诸多真实性范畴时应该毫无例外地恪守“历史的可能性”原则。余秋雨曾对艺术虚构

提出过自己的独到见解：“假人真事”，即虚构一个人物来承担历史真有过的事件，必须要让这

个“假人”的性格与这件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黄金团》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是艺术加工创造

的，作者从主要人物与真实事件之间的深刻关系入手，圆满处理好了历史真实与人物虚构两者

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文艺理论界以“圆形”人物为上，人物性格越丰富，作品的艺术水平越高。遵循

艺术规律塑造呼之欲出的“圆形”人物形象，演绎复杂而丰满的人性、人道、人情，是《黄金团》在

同类题材小说中新的美学增长点。艺术人性、人道、人情的核心是现实人性、人道、人情的高尚

道义。比如为让刘锁柱与夏玉珠结束两地分居，金昌浩向上级提出将他对调北京的建议，刘锁

柱宁愿当副连长，也不愿离开并肩奋战、情同手足的战友们；夏玉珠为了和刘锁柱在一起，追至

镜铁山矿，后因演唱事业去了北京，但对这段感情矢志不渝，刘锁柱认为自己与玉珠之间差距

太大，不想耽误她的前程，一心想让她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真实感人的战友情、同志情、夫

妻情等多种复合性情感融会交织在一起，既体现了军人们克己奉公的大将风度，又充分表现了

英雄人物身上流露出的普通人情感的人性美、人情美、人道美，更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作为资深出版人，在世俗化创作席卷文坛之时，樊希安先生以深沉的爱国情愫和强烈的民

族责任心，坚守着自身独特的创作追求，并以清新脱俗、昂扬向上的文艺品格获得了业界的认

可和广大读者的尊重。

为黄金部队的
英雄们著书立传

□杜莹杰

内容简介：

《黄金团》记叙了中国黄金部队一个

团在山东莱州湾建设三山岛金矿的战斗

历程中，意志坚定，不畏艰难险阻，为国

争光、牺牲奉献的故事。凸显了黄金部

队金子般的精神品质，塑造了黄金部队

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展开了芳华年代的

壮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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